「超級盃」場外記
陳思永

第 52 屆美式足球的「超級盃」（Super Bowl）大賽於 2018. 02. 04 在 Minnesota 州的明城 (Minneapolis) 舉行；由新英格蘭的「愛國者」（Patriots）和歷史名城費城（Philadelphia）的鷹隊（Eagles）爭奪。
開賽前與住在費城的田、張兩位朋友有下面的 email 往來︰
陳：
今天打Super Bowl，您等身為費城居民，自然希望費城鹰隊會贏，在此預祝勝利。
幾年前到這時刻，我對最後打季後賽爭霸的隊伍都相當清楚，這兩年興趣沒了，任何球賽不時看個片段而已。只有橋牌比賽時能坐得住兩小時。
不知確否？我感覺NE 是支「福將」隊，好像幾塲關鍵球都是先輸後赢，這「後」又真的是在最後時刻。
這塲球鬧得舉國歡騰，其實「吹縐一池春水，干卿底事？」普通百姓鬧騰個什麼呢？
田︰
多謝你的關心。過去兩個禮拜已感受夠了球迷的瘋狂及投入。我個人不由得不隨波逐流，明知勝算不多。但願奇蹟再現，能後來居上！Go Eagles!

陳：
不知哪來的靈感，我覺得費城要贏。您訂個賭注如何？今年十月在費城兌現。
註：今年十月我們五十年前在台大的橋友在費城有個大規模的聚會。
田︰
紅酒兩瓶？
陳：
同意！一言為定。
不過，讓我說個故事。幾年前在一個幼年就熟的友人的兒子婚宴上，旁邊坐了一位先生，認識但不熟。他大談紅酒經，旁若無人，最後我開口了，其實也是我心裏所想的，我說「任何一瓶超過10塊美元的紅酒，恐怕都值不得它的價格。」那老兄聽了大驚失色，欲言但還是止住了，臉上表情相當明顯地表示，「這老兄如此無知，居然敢這麼大言不慚。」
這時張君插入︰
我同意費城有很大的機會，因為他們年青，但也経驗不足。對方則相反，只要最後認真打一陣，總可反敗為勝後來居上，因為他們有深度。如鷹隊能把對方老將體力耗盡，又能打出兩星期前對付明州隊的水準，則有希望。不過我們橋手知道運氣會平均掉的，最後還是大腦決定勝負。
陳：
關鍵在於張君最後寫的「最後」二字。最後是指打了18手牌？96手牌？或？
想到這句話「路遙知馬力 ，日久見人心。」路走了多遠稱得上「遙」？識人幾年稱得上「久」？
註：橋牌大賽中兩隊交手分勝負，打得牌數越多越公平，因為把運氣成份降低之故，但總得有個限度。這跟打麻將相似，打的圈數夠多的話，照理技術好的應該要贏錢。足球的季後賽都是輸一場立刻出局；以往比賽記錄顯示，不時終場前兩隊比賽如此接近，最後由驚天動地的一攻或一守底定全局，而不可諱言其中運氣成份居多。
田君又回來︰
別擔心。二十元上限。
陳：
OK! That's the deal.  What a relief!

球賽結果舉國皆知；「鷹隊」以 41︰33贏了「愛國者」。其中之細節對球迷而言是如數家珍；對平日不看球者反正是對牛彈琴，所以不必在此煩言。不過，「愛國者」的四分衛 Tom Brady，在賽前已經被視為歷史上最好的四分衛，若此賽又贏，六度為「愛國者」奪取「超級盃」，那麼他「最好的四分衛」的英名殆可鎖定。此戰他表現優異，但「成也蕭何，敗也蕭何」，終場前僅有的一次失誤，和奮力一擊失敗，使得功虧一簣
大賽過後的一大早，田君又來信。
田︰
我輸得心甘情願。別說兩瓶紅酒了，十瓶我也奉上。
這幾年每日喝杯紅酒，配上帶殼花生成了我的最愛。快被張君封為酒鬼了（他沒提「酒仙」二字）。
陳：
這塲打赌（原來寫成賭博，但覺不妥）很有意思，非常 unique ，因為自己所捧的隊贏了球的人，反而是賭輸者。
您來信前，我正在琢磨寫一篇小文，記述與您和張君在賽前的互動。
我不善飲，更不懂酒，「烏龜吃大麥」，好酒也讓我給糟蹋了。好多年前寫過一篇「文人與酒」，花過許多力氣，有空或可找來一讀。
後記：
我的歷史哲學家朋友H君告訴我：「《Time》雜誌稱川普是『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』的總統，而『超級盃』大賽是使『Divided States of America』變回『United States of America』的最後法寶。美式足球的社會功能與古羅馬帝國衰亡前的鬥獸場是一样樣的，不可小看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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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面的Emoji是H君最後又加了上的，是何用意就要讀者自己琢磨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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